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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花是平易近人之物，原材料是普普通
通的黄豆，但我每次吃豆花，总会觉得惊喜，
语调轻快，尾音上扬，叹一句：“呀！豆花。”吃

豆花的心情，如同吃大餐一般。
小时候，吃豆花是一件隆重的事，只有在过节

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吃。因为磨豆花很
费力，工序又复杂，是不可能天天做的。我们家有
一口笨重的石磨，二百来斤，用来磨豆花，也磨玉
米或者糯米，但主要还是磨豆花。磨豆花还用到了
一点杠杆原理，石磨套在一个T字形木杆远的那
端，磨的时候，手臂撑住T形木杆两边不停地用力
推拉，带动磨盘转起来，所以磨豆花也经常说成

“推豆花”。刚够磨盘高的我，每次爸妈推豆花的时
候也不闲着，立于磨旁添豆子，因为石磨一直在
动，最初我会把豆子漏到石槽里和磨出的浆混在
一起，后来渐渐熟练了，豆子可以精确地喂进磨眼
中，又快又准又稳。

豆花之轻巧，说它是“水上漂”一点也不为过，
但其制作过程却不是那么轻巧，既需要体力又需
要技术，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磨豆子、滤豆渣、烧
豆浆、点豆花。前两个靠的是体力，后两个就需要
点技术了，急不得快不得，火候大不得。点豆花最
有意思，过滤后的浆烧开，舀出一些单独放置，撒
上糖就是香香甜甜的豆浆；再转细火，锅里剩余的
浆汁，用胆水轻点其上，均匀打圈，可见白色绵软
之物慢慢在水中飘浮，先是丝状，再是絮状，然后
团状，逐渐汇集，最后白白的豆花就完整地凝结在
一处了，而原本白色的浆汁则变得清澈透亮。

豆花的生成在我看来像是一道魔法，一斤多
黄豆竟然可以变成一大锅样貌完全不同的东西，
当天吃不完的，用筲箕压实了做成豆腐，还能吃两
天。豆花特别下饭，一家人吃得又饱又满足。现在
的豆花都是机器磨的了，但“点”的方式还跟以前
一样。北碚碚南大道附近有家豆花馆，每桌放置一
口铁锅，客人来了豆浆入锅，现烧现点，吃起来略
有小时候的感觉。

豆花还有些神奇功效。我们村的周某，每次生
病，吃药老不见好，但只要一吃豆花就好了，这也
是豆花的形成之外又一让我惊叹的地方。靠豆花

治病的人，不是罕例，邻村也有。这到底是什么病
呢，估计是“馋病”吧。我妈吃豆花的时候，喜欢先
把头埋低凑在碗口上方，她说热豆花的蒸汽可以
明目。老妈过生日那天，商量了半天吃什么，提了
很多方案都不甚合她心意，后来路过一个不起眼
的小馆子，招牌上有“豆花”二字，我说要不就在这
里吃吧，老妈欣然应允。

豆花这道菜，大席小席都上得，大庆小节都吃
得，菜丰的时候，它可锦上添花，菜少的时候，它也
可以撑起整个台面。哪怕只有这一道菜，依然可以
独自美丽而不会让人觉得寒碜。豆花的亲戚有很
多，豆芽、豆浆、豆腐、豆干、豆皮、豆腐脑……但豆花
无疑是这个家族中最鲜美的一个，它口感白嫩、绵
软、清香，不腻人，也不寡淡，恰到好处。白豆花挑进
嘴里，入口就化了，然后有一丝甜甜的回甘。清香中
带着泉水的味道、天空的味道，如果我能品尝到白
云是什么味，大概会跟豆花差不多。豆花要配蘸碟，
有人嗜辣就多加一勺辣椒，有人喜酸则多倒点醋，
还有多加盐的加蒜的加糖的。这豆花啊，像是原本
清白的人生，麻辣酸甜，最后全凭你自己调配出各
种不同滋味。一碗下肚，整个人生都通透、酣畅了。

吃豆花，是能体现一个人水平的。水平高的
人，吃的时候从最边缘着手，豆花不会散，被一点
点“蚕食”，调料碟越吃越干，吃到最后，不仅蘸碟
干净，豆花一点不剩，就连盛豆花的碗也干干净
净，汤水清亮没有一丝油荤。水平低的人，从下第
一筷就糟糕了，正中央插筷直下，一插一挑，啥也
没捞起来不说，豆花全散了，纵有千钧之力也无法
施展，最后只得用勺子舀着吃。豆花水被舀到蘸碟
里，辣椒油又混进了豆花碗中，油花四起汤水飞
溅，一塌糊涂。可见吃好豆花，靠蛮力是不行的，心
思要巧，手眼要协调。很可惜，我吃了这么多年豆
花，却每每弄得杯盘狼藉。

北碚有两家豆花店比较出名，“唯一豆花”和
“张豆花”，在老北碚人心中地位甚高，他们的位置
都在北碚老城，算是豆花中的老字号了，这么多年
也不开分店，新城是没有的。豆花和豆花不同，讲
究的店，点单的时候跑堂就会问，要“荷叶”吗？这
个“荷叶”，是豆花中的一种“行话”，表示最嫩的，

类似于牛排三分熟。或许
这种称呼是取其形态，如
同一枚刚出水的新荷飘飘

荡荡浮在水面。
惯吃“荷叶”豆花的人，一定是生活安定闲适

且内心平和的人，用筷子细细挑起来，不疾不徐，
挑不好，全部呈小白絮散开，又仿若一滴露珠滚落
荷叶之上左右晃荡，而后摔落成了八瓣。匆忙之
人、急躁之人、不幸之人，都吃不好这“荷叶”，匆忙
之人没有时间，急躁之人没有心思，不幸之人没有
福分。“荷叶”之与我，如周敦颐之莲，“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焉”，一双筷子颤颤巍巍，根本没法完整夹
起，于是更加着急，心不静意不平气不顺，如何体
会得了这碗“荷叶”的真味？

太匆忙了，这半生，忙着学习忙着工作，忙着
成家立业，还要忙一切生老病死的事，却没时间学
会吃好一碗豆花。同学周末回北碚，吃“张豆花”，
发微信朋友圈，带着炫耀和满足的意味。文案中的

“幸福时光”四个字特别惹眼，原来，吃一碗豆花是
如此幸福的事。烟花易冷，豆花却不易凉，此时的
豆花，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更是精神寄托，是乡
情，是思念，是回不去也忘不了的旧时光。而我，也
不可能再吃到和爸妈一起磨出来的豆花了。

“推磨、摇磨，推粑粑、请gaga（重庆部分地区
会把外婆称作gaga，平声），推豆腐、请舅母……”

这是一首很土气的童谣，小时候我的外婆念
给我听，现在我妈妈念给我的孩子听，有时候我
也跟着念，但却是很小声地念。多么土啊，我有点
担心路过的人听到了会笑话我。也许以后，等我
头发白了满脸皱纹了，也会大声地念给我的孙辈
听。他们用最稚嫩最清脆的声音跟着我学，那声
音一板一眼、纯白无暇，嫩得可以滴出水来，是人
间至美。

呀！豆花
■殷艳妮

碚城记忆

若干年后，当我们站在时光长河的另一头
回望2022年，尤其是2022年的北碚时，我们定
然会惊叹她的不平凡和北碚人的坚韧顽强。

2017年以来，北碚区作家协会
积极投身文学志愿服务活动，组织、
参与了多场次的文学志愿服务活
动，深入社区和基层一线，获得了社

会各界的好评，产生了积极的社
会影响。2022年北碚“8·21”山火
期间，北碚作家协会不仅组织会
员创作了大量新闻、文学作品，

还有多位作家积极投身抗击山火一线，贡献了
力所能及的力量。

2022年11月以来，北碚疫情散点多发，多
位作家被封控在家，但他们依然各尽所能，积
极投身到疫情防控攻坚战中。

11月9日，会员刘盈盈所居住小区出现阳
性病例，紧急封控三天。在业主群看到征集志
愿者的通知后，刘盈盈第一时间报了名，被分
配到唯一的物资通道参与物资配送工作。在大
家的配合下，解决了管控期间整个小区共计
1800多人的蔬果、粮油等生活物资采购问题。

１１月11日清晨，会
员伍正华接连接到几个电
话。他意识到，疫情加剧
了，前方人手不够，甚至来

不及思考和准备他就踏上了征程。他负责疏通
来往的车辆，进行人员导流，对于全域追阳十
分重要的核酸检测采样管，也放在他们这个卡
点进行看管，直到由专车送去检测。

11月14日晚上，唐敏夫妻二人积极参加
由北碚区委统战部组织的歇马隔离点改建工
作，为隔离点铺设床位、替换被套，为隔离管控
人员营造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

协会会员于爱全、龙宇环等更是长期吃住
在单位，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抗疫路上，有你有我，志愿服务，永远在路
上，我们应随时铭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在自
我管理、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帮助他
人、服务社会、贡献祖国。致敬，所有的抗疫战
士！

碚城同心 志愿抗疫
北碚作家积极参与抗疫志愿服务

■张 昊

但愿我的日记本里
还有多余的纸张
可以信笔涂鸦
然后叠成一架纸飞机
投进窗外的黄昏
去往我在梦里寻觅的
有稻草人立在田头的
我的故乡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
你就开始向我传达思念的情绪
你拉我坐在老树下
等待候鸟从书中的南方回来
在电线上站成一排排“省略号”
那蔚蓝的天空中
有轻柔的云朵
替我们铺好远方的白日梦

我又开始情不自禁地想念
萧萧落叶铺满长街
藏不住隐秘的岁月
你和我一前一后
在飞起的廊檐下轻轻走过
所有的故事重叠在一起
只剩下光滑的石板路
就好像是岁月的底片

我又在想你了
在异乡阑珊的灯火中
喝酒，只需要一点点就醉了
耳边响起儿时的歌谣
击穿我流浪的心脏
遥远的故乡啊
我想现在就回去看你
看你黑色的睫毛闪动
等候洁白的雪花飘下来

遥
望
远
方
的
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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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在体育课上不小心摔了一跤，蹭破了校服裤子。
裤子膝盖处破了一个圆溜溜的小洞，像一只好奇张望的眼

睛。我的第一反应是贴个布贴应急，再订套新校服，但女儿嘟着
嘴说：“那布贴像块狗皮膏药，我又不是一两岁的小孩，幼稚不
幼稚！”母亲闻声从厨房里出来，说：“让我瞧瞧！”说着，她已拿
出了她的“百宝盒”——针线盒。母亲拿了根浅蓝色的线，跟裤
子的颜色比对了一番。捻捻线头，对着亮光穿针引线，女儿急
了，把裤子攥得紧紧的，叫着：“我不穿打补丁的裤子！”母亲微
笑着说：“我保证让你穿上有个性的裤子！”女儿将信将疑地松
开了攥裤子的手。

母亲先在那只“眼睛”周围用笔画了个圆、点了六个点，然
后她戴好顶针，针线穿来穿去，让人眼花缭乱。不一会儿，那只

“眼晴”变成了一朵六棱花。女儿喜出望外，穿好裤子对着镜子
照来照去，不住地赞道：“奇迹啊！奇迹啊！”

母亲的一双巧手常能使我们的衣服“起死回生”。有一次去
公园，我的一条崭新的白色连衣裙被树枝勾了一下，袖子被撕
开了一大道口子。裙子上的“伤口”让我心疼不已，因为那是我
最心爱的裙子，而且价格不菲。

母亲接过裙子端详了一会儿，说她来补补看。她拿出好几
种丝线比对一番，选好线，用细细的白丝线顺着裂痕缝了一根
树枝，还用细丝线在树枝上密密匝匝地点了几根不规则的细小
枝丫，在枝丫间用红色丝线点缀了几朵梅花，开得活泼热烈，乍
一看，像真的一样。别人都说我那条裙子太过素雅，一点装饰都
没有，经过母亲的巧手，把我名字中的“梅”绣了上去，让那条连
衣裙瞬间变得独特起来，成了我最珍爱的一条裙子。

记得小时候，一家大小的袜子母亲补得最勤。她补袜子，不
是剪一块近色系的布块缝在破了的地方，而是把袜子套在鞋楦
子上，看了又看，然后再在那些破了的地方缝出不同的图案，大
人的袜子补规则的几何图形，小孩的袜子则缝出小动物小花小
草的图案，我们的脚下便开起了“花”，对旧袜子再也不排斥，欢
欢喜喜地穿上脚。去亲戚家，上坑时大大方方地脱鞋，因为我们
的袜子上不是补丁，而是最美的“花”。

家里的床单被套，我们的衣服，破个小洞，母亲就用
那根绣花针，选线穿针，在头发上蹭两下，针线在她指间
游走，当缝出雏形时，她拿起来仔细端详一番，就又任凭
针线在她指间翻飞……

光阴流转，唯爱永恒。补丁在母亲手下“开花”，那
“花”在年轮里摇曳，惊艳了时光，芬芳了我的岁月，成为
生活中最美的馈赠。

补丁“开花”
■田雪梅

心香一味

诗词春秋

红尘有爱


